
留學產業日漸與移民掛鉤，留學生漸成西方各國

打擊移民對象｜Whatsnew

當西方各國以平衡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為由，開始控制移民數量，早已與移民無法分離的留學

生政策，自然也成為改革對象。

2025年5月29日，哈佛大學舉行畢業典禮，早前特朗普政府曾試圖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攝：Selcuk Acar/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全球局勢和社會變革未曾停下，今天就訂閱端傳媒，暢讀會員首年US$54（現省US$10），

立即解鎖全站深度內容；尊享會員首年US$76（現省US$52），同時獲得《華爾街日報》及

《當今大馬》會籍，一次掌握全球關鍵新聞。

過去數週，美國特朗普政府不斷向留學生開刀。

5月底，白宮向美國各大使館下指令，要求暫停處理留學生簽證，並準備增加對學生簽證申請人的

社交媒體內容的審查。此外，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宣布會取消部分學習「關鍵領域」的中國大陸學生

簽證，引發當地中國學生擔憂。

然而，對留學生的日漸限制並非特朗普的獨門政策。在美國正式以地緣政治衝突為由調整留學政策

之前，英國、加拿大、澳洲等英聯邦國家已經以控制通貨膨脹和生活成本上漲為由，宣布要控制移

民數量，留學生政策首當其衝：澳洲宣布會設置留學生人數上限，而英國就縮短了留學生的畢業簽

證有效期時長。

各國收緊移民政策，不僅反映全球化進一步崩壞，而且也是各國政府意圖阻止留學產業進一步影響

本地政策的舉措。在COVID-19疫情前後，英、加、澳等英聯邦國家的留學產業經歷重大變化，也引

起政府對高等教育過於依賴留學產業的擔憂。

疫情後印度反超中國，成留學生最大輸出國

在2010年代，中國大陸是英、加、澳的最大留學生輸出地，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多來自中產階級或以

上的家庭，抱著「鍍金」的想法，出國獲得海外文憑後，回國有利於工作。這一階段的留學生也以

畢業後回國為主。澳洲大學聯盟Universities Australia主席Catriona Jackson曾在2022年撰文指，

澳洲只有28%的留學生「會使用他們的畢業生簽證准許的工作權利（use their post-study work

rights）」，呼籲澳洲效仿美國和英國，讓更多留學生在澳洲習得技能後，留在澳洲為社會貢獻，

補充澳洲勞動短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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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之後，中國作為最大留學生輸出國的地位，開始被印度取代。據報導，2024年印度共有

133萬學生在海外留學，其中加拿大為最大印度學生輸入國，有超過42萬印度學生；其次為美國、

英國、澳洲和德國。中國也在近年成為印度學生留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在2024年有超過八千名印

度學生在華讀書。

2025年5月4日，印度大學的NEET考生抵達加爾各答考試中心參加考試。超過 230 萬名學生參加 NEET 2025，該考試為印度公立和私立大學提供 12 萬個醫學院席

位，競爭非常激烈。攝：Gautam Bose/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在眾多印度留學生中，不少是前往海外高校修讀醫科。這是因為印度國內醫學院學位短缺，將近一

半的學位由私立學院提供，但私立學校學費昂貴，因此越來越多學生會選擇去中亞、東歐等國學

醫，甚至包括烏克蘭。

另一方面，印度和中國一樣，在後疫情時代迎來青年失業率高企。印度全國技能報告指出，儘管在

2022年，印度全國失業率為4.2%，但這當中有82.9%是年齡為15到29年的勞動力，66%擁有高等

教育學位。在最為熱門的醫科，儘管每年有將近250萬學生申請就讀醫科，但只有10萬學生能進入

醫學院，而儘管印度面臨2.2萬社區專科醫生短缺，但在2023年，只有4413人獲得專科醫生資格。

國內激烈的就業競爭，讓印度年輕人也出現「躺平」現象，他們也和後疫情時期的中國年輕人一

樣，望向海外就業機會。相比起要求家境萬貫的投資移民，通過留學獲得畢業生工作簽證資格，最

後以技術移民獲取永久身份的方式更適合出自中產以下家庭的年輕人，留學也不再只是為了「深

造」，而成了移民手段。

留學生是政府政策失敗的「替罪羊」？

2022年開始，隨著各國開始通關，英、加、澳、美等國的留學產業逐漸復甦，有國家如澳洲為了加

快復甦，甚至推出延長為期兩年的畢業生工作簽證的政策，允許就讀緊缺行業科目的留學生獲得三

年到五年的畢業生工作簽證。

但畢業生簽證往往只是允許留學畢業生全職工作，留學生畢業後在當地仍然面臨找工作難的困境，

因此從畢業生簽證過渡到永久技術移民的學生人數極低。

以澳洲为例，在2019年疫情之前，只有7.9%的留學生成功通過畢業生簽證，獲得永久技術移民簽

證機會。

在這樣的情況下，留學生為了能延長留在澳洲的時間，開始「跳簽（visa hopping）」，在畢業生

簽證即將過期之前，報讀新課程，從而獲得新的學生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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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生會利用這一機會就讀有「移民三寶」之稱的護理、幼教、社工專業，這三個專業在技術移民

清單上長期處於優先地位；但也有學生會選擇相對便宜、對出勤要求不高的學院，盡可能將時間留

給工作。這也催生了澳洲的「幽靈學院」產業，這些學院出勤要求低，學費便宜，甚至幫學生「買

簽證」，只要他們報讀學院，哪怕不上課也不會向移民局報告。

類似狀況也出現在加拿大，因此在2023年，加拿大提高了對學生簽證申請人的個人財政門檻，要求

申請人要能夠自行應付生活成本。

2023年6月14日，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畢業生在雨中齊聚學院。攝：Steve Russell/Toronto Star via Getty Images

面對這些移民系統的漏洞，西方國家在近期均表示要推行移民制度改革，然而耐人尋味的是，針對

留學生部分的改革，往往是因為觸及國內利益，政府才決定要對留學生產業動刀。

以澳洲為例，一開始的改革是針對留學生簽證，然而限制留學生數量，是因為國內房屋短缺危機越

來越嚴重，政府為了保證國內租房資源優先本地民眾，才宣布要控制留學生數量。

加拿大也同樣，是以保證房屋供應為由，限制留學生數量；英國提出的理由是保障本地年輕人就業

和接受培訓的機會，而美國則是以國防安全為由。

對於西方大學產業來說，政府的補貼僅能支撐運營的一部分，需要靠留學生學費來扶持經營。然

而，隨著大學不斷擴招留學生，多國出現教員不足、學生英語能力跟不上課程等問題，留學市場多

年來失衡，業界不少人士呼籲政府和大學學界要解決問題。但如今西方政府頻頻以平衡國內房屋供

需、控制國內生活成本上漲危機為由，收緊留學生政策，令各國不少學者和行業人士質疑各國政府

是否有找留學生做「替罪羊」之意。

例如，澳洲的房屋短缺，不少經濟學家和學者表示，是因為澳洲房屋長期供應不足而導致，甚至在

2019年聯邦大選前夕，就有團體警告，澳洲的房屋正面臨房屋短缺危機，要求兩大主要政黨採取措

施。

然而，直到2025年的聯邦選舉，房屋短缺才成為選舉主議題，兩黨也在此時表示當選後會控制留學

生數量。

當西方各國以平衡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為由，開始控制移民數量，早已與移民無法分離的留學

生政策，自然也成為改革對象；但作為沒有選舉權的臨時移民人口，留學生也被迫成為國際與國內

政治角力中的替罪羊，成為全球化進一步崩壞的直接見證者。


